
大樹下說地方——九曲堂的女兒 

 

遇見地方俠女——我與惠珠姐的碰面 

 

楔子 

 

高雄入秋後的第一場雨，從早上到下午，雨勢從柳絮因風起到灑鹽差可

擬，屈身前往九曲堂。九曲堂啊，好似是大學時期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同學

的家鄉，起點台東的莒光號或自強號會經過此地，當初我跟同學說「好羨慕

喔，不用換車耶」，她只回我，「呵呵，但什麼都沒有的地方」。但想不到的是，

過了四年後，我會因一位擁有如菅芒花生命力的女性而想到這地方。 

 

紙上的夢可以秤斤 

 

半年前，在文藻大學的一場社區培力座談會，我與惠珠姐聊上了。今年是

地方創生元年，百廢待舉，很多社區都做好備戰狀態。一個充滿研習的年代，

大家可以輕易地交流到彼此的經驗，也是個紙上耕耘的年代，好創意加上文情

兼具條理的企劃書，可以是地區萌芽希望的種子，取代了那個一步一腳印，一

鋤頭一扁擔的勞力耕耘、汗作肥料的社會。創生元年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

會、連交通部、衛福部舉國上下都在為台灣地區的均衡發展作提案規劃。各單

位都放手讓社區去提案，畢竟地方的心情——只有地方懂。凡是閒置的空間、

未經包裝的產業、待開拓的新市場、甚至連遊子想歸鄉的心情與志業，夢想都

能被呈上堂。一個培育人價值觀念，從搖籃到墳墓都想依附的地方就成了一個

除了能跟城市做魅力度的市場區別、回憶裡熟稔的古厝、舊舍、被忽視的農

村、漁村，產業與關懷的聚落就成了想以天地為屋頂，以草地為被褥的人搭建

磚瓦，實現自己夢想的首選。但是，夢卻是有評斷標準的，評斷標準往往來自



於旁人客觀的價值⋯⋯。 

 

相遇 

 

由於身為校友，惠珠姐的大樹社會企業早有耳聞，那場勞動部的人才與社

區培利計畫正巧有機緣碰面，主動向前與她搭話。在這之前與會主持人介紹我

來自高雄科技大學，惠珠姐遞給我了一個親切的眼神。 

活動會場充滿了不確定的氛圍，學生端參與人數與社區比例是一比二。主

持人則是盡力幫各位社區代表都媒合到，惠珠姐上台介紹大樹社企語速稍快，

句語句之間幾乎無贅詞，看得出來是參與這種場合，以及怎麼向大家說明她是

「幹什麼的」。她的直接有如她的裝扮與短髮，俐落、簡單一目瞭然。在談吐中

卻可以透明得讓我看出，她家的屋頂、地板磁磚甚至廚房裡的鍋碗瓢盆樣式，

從她說「大家都過得很辛苦」那刻起，在場人的會心一笑中藏了多半程度的認

同。有道，就還要有相為謀的人，禁得起志業的支柱。那是一個期待又早已準

備落空的場合。 

與我媒合的單位無法參加完全程，下午便以參加另一個講座為由離席。落

單一人的我自然就想到惠珠姐。惠珠姐看到我來就高興得遞名片給我，並與跟

她媒合的學生們同桌討論。 

 

破題 

 

由於年齡相仿，我們學生很自然地就聊起，自己的科系跟現在著手的專

案，並且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個社區單位與學生媒合寫企劃的培訓，為什麼有興

趣？我身旁是一位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四年級的男同學，他表示自己跟老

師做一些社區的計畫，慢慢的就變得有興趣了，想以此為職業。是啊，通往鄉

間的小路往往都是要有人引導，不管旁邊是一望無際的田野、閑靜的小果林或

是高矮井然有序的老舊房舍，獨自走進還是會感到陌生害怕的。比起現代認知



的光明前途，這般漂浪的生活方式人們往往與悠然跟勇敢做聯想。非城市的生

活慢慢變成畢業後年輕人的一種嚮往，其實我們都知道，都市是一座物種繁多

的叢林，樹梢上的樹葉藏有水氣，水氣裡藏有沙粒，沙粒裡藏有生命，手摸

的，腳下踩的，往往不只有表面。走入真正的叢林，往往比都市這座被形容、

形塑出來的叢林還來的安心安穩。同學同我跟惠珠姐說了他做過的案子，眼裡

流露出堅定。 

這是一個在安靜中尋覓的過程，你正在抽絲剝繭，分析對方的話語，說話

者如我，想屏氣凝神討論創生問題，但不知為什麼創生這詞有種魔力，使我刻

意營造出輕鬆自然，活潑自由之感。 

輪到惠珠姐說明時，這才明白什麼是包山包海的理想志業， 

「其實我們是有潛力發展觀光小旅行的，我們大樹社企對面就是九曲堂，

通車方便，社區很多觀光景點，據我了解的就有十幾個，但是自從高雄鐵路地

下化之後，多了很多科工館之類的小站，九曲堂的遊客就越來越少了。以前九

曲堂自強號必停，可是大站呢！」製造者基地 有民宿的需求 

「我想寫個案子，九曲堂火車站旁邊還有一塊地，可以把它租下來，打造

成給居民的創業基地⋯⋯。」 

「看看招牌可不可以重新造一個新的？」 

像個翻閱著迪士尼故事書的小女孩，在跟我們說未來她的城堡想要蓋在

哪，城堡裡養了什麼樣的動物，希望穿上什麼樣的禮服去迎接生命的每一刻驚

喜。 

在場的與會學生不是故事的聽者，是要參與故事的人。故事是要『被選擇

的』，是要『被決定』要不要『被寫下去的』。 

學生們還是生澀，委婉地說出「可以做到的程度」。但唐突的事件注入腦

中，不禁讓學生露出懷疑的表情，頻問說：「所以我們來這個活動，之後真的要

跟他們參與下去嗎？」 

但更多的可能性，彷彿是，對於社區的未知以及擔憂，與對於自己能力的

疑惑。被指派進入了一個被認為將來能夠成為「什麼」的地方，但這個「什



麼」，我們都明白，言語不能意會，必須慢慢溫出想法與記憶，甚至抵擋外界與

自己質疑的一段漫長之路。 

最後惠珠姐與學生們並沒有討論的很熱烈，他們被浸泡在熱絡的討論及笑

聲中，他們各自心裡漸漸的退出討論。惠珠姐遞給所有學生一張自己印製的名

片，這場媒合會就此畫上句點。 

 

她啟程回九曲堂，透透氣之後回復興街七十三號。最後她消失在成卷的煙

霧中，鳳梨香氣捲起一天的疲勞逐漸地上騰，漸漸地消隱。 

 

回家的志業——九曲堂 

 

那天，惠珠姐沒講出口的，都是想說的話。 

 

都被埋藏在九曲堂的故土裡。 

 

九曲堂位於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又為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水源保護區的

內鄉鎮，長久以來水源與山坡地的開發受監督管制。故清澈的流水沖刷出了一

座依山傍水，物產富饒的小鎮，盛產鳳梨與玉荷包。出了九曲堂車站右轉，便

可看見綠廊道的石碑，上面羅景川老師寫的「詠大樹鄉」，短短四行八句描繪出

了大樹印象。 

 

淡溪沿境流，景色古來優。 

頁果垂山徑，秋光媚水洲。 

先民勤範在，後嗣樸風留。 

大樹年年綠，繁榮永不休。 

 

大樹區如同其名，綠意盎然，被先祖庇蔭之地。說起中心地——九曲堂，



西元一九零七年，九曲堂驛站是當時台鐵鳳山支線的終點站。民國二年（一九

一三年）日治時期台糖鐵路旗尾線通車，九曲堂為日治時期與台鐵屏東縣的聯

運站。乘載了當時第一級產業的榮景，糖與農產品經過火車之後再送往日本，

那時由日本引進的鳳梨，經過大樹溫暖肥沃的土質，育出一顆顆「黃金新希

望」，鳳梨栽種面積達全台之冠。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製糖業沒落，農產品不

再仰賴鐵路運輸，台糖鐵路民國六十八年停駛，七十一年拆除。本來是二等車

站九曲堂站，也隨這載客量變少降至三等站，或許曾因為是終點站，或是有軍

營在此，即使載客量少，現今自強號列車仍停靠九曲堂。 

 

近年高雄市北起左營，南迄鳳山的鐵路地下化工程並無包含九曲堂車站。

就這樣九曲堂站仍舊在地平面上，仍舊連結著這裡當地的居民，保有淳樸的小

鎮風情。 

 

主人物——黃惠珠的故事 

 

被「推」進來的人生——輯一 

 

「那個時候去某單位提類似入口意象美化改造的計畫，結果第一次沒有過

關的原因是，評審說我們這邊是火車站前面，非常繁榮，就是不給，他們覺得

不需要這樣⋯⋯怎麼會認為火車站前面就是繁榮⋯⋯。」 

黃惠珠說起每次提案的艱辛，彷彿會看到俠女的身姿代表九曲堂穿梭在提

案會議，每次尖銳的提問都是為地方射出的一支支期望的弓箭。 

這些侃侃而談的經驗都是來自於四年前意外被推進來了人生，黃惠珠從小

時候就過得辛苦，或許因為經歷的熬煮提煉，才養成她俠女似的，被推進來，

就栽進去做到最好的人生。 

民國七十六年，惠珠姐從十五歲國中畢業，母親就面臨燒燙傷之苦，家人

每天奔波於醫院間，那時並無健保，母親的雇主也並無幫勞工保勞工保險，一



天醫藥費要三萬多，全家扛了下來。貧困的經濟狀況，領了清寒證明。 

「家裡遇到那樣的變故，其實你根本不用去想還能夠唸任何科系，宿命大

概就是要白天去工廠打工，晚上唸補校。」 

唸了三年的鳳山商工，後來唸了高苑工專的企業管理系，一切都在半工半

讀中熬了過來。 

「你是不是因為憨慢讀冊才去讀補校（夜校）？」在工廠打工期間，轟隆

轟隆的機器聲裡，難免參雜一些無惡意的言語訕笑，但她一點也不在意，反而

回說「又不是每個唸補校的都吾曉讀冊，係因為家庭的環境，無法度才來讀補

校的。」 

這是她第一次被現實推進名為人生的爐子裡。吐出自己的艱難後，她又埋

首於自己的工作中，努力填補自己生命的缺漏，熬煮自己面對事情的態度。 

 

被「推」進來的人生——輯二 

 

熬到出社會後，她積極的在報紙上尋找工作，企管系畢業的她想找份商科

的工作，但是都不符合她的需要。 

「那時每個工作都寫事務員、秘書、業務，但去面試之後，才發現是賣保

險的。」 

後來民國八十五年，進了長谷世貿大樓的三商美邦人壽工作。再次被推到

「一鍋人生」雜燴裡，天性樂觀的她，不服輸的身段撐起了一襲西裝筆挺，在

公司與客戶的往來中奔跑，面對家庭也是不遺餘力地奔波。 

但民國八十八年慘遭婚變，九十二年丈夫遠走高飛，直到九十八年地下錢

莊來家裡「關切」後，撐不下去後至法院訴請離婚。帶著兩個懞懂的孩子，從

婚變的雨中走出，試著為孩子撐起保護傘，即使自己已濕得一塌糊塗⋯⋯。 

「女兒都說我哭了十年，錯，是哭了十幾年。」 

重感情的她，私事困擾的狀況下，還要兼顧事業這鍋湯的火侯，一不小心

火候變小了，或是熄滅了，不能保證有如以往的好業績了，沒想到這一熬就是



二十幾年⋯⋯。 

因從小母親受燒燙傷之苦，進保險業之後認真上進研究保單，到底什麼是

對顧客最好的？這種磨練也為她後半的人生埋下了伏筆⋯⋯。 

「保險業本身是好的，我非常贊同它的理念，它幫助了許多人，但有些人

沒有正確的使用它⋯⋯。」 

溫柔、真誠又堅定的她，在顧客中獲得好評，終於熬到了年薪百萬的保險

業務員，但因為一顆想幫助同事的心，這一切又變調了⋯⋯。 

熱心助人的她，總是成為非善類的籠中物，老天爺總是一關一關的在考驗

她。 

民國九十幾年，預借支票給同事後被騙三百多萬，黃惠珠再次與地下錢莊

碰面。 

「他們把我的票拿去地下錢莊用了，因為我的信用很好，地下錢莊很喜歡

我的票。」 

對人的信任，就這樣產生了裂痕，每次回憶起來她總是笑當初的自己。或

許那叫蠢，那叫笨，但那也是每吹一根蠟燭所換來的深刻成長⋯⋯。 

 

被「推」進來的人生——輯三 

 

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炙熱的暑氣暗暗的加熱了火爐，黃惠珠不知道一場

考驗已悄悄來襲。一通電話從此扭轉了她往後的生活⋯⋯。 

姊姊車禍住院了，重傷的她躺在醫院需要隨時有人照料，於是黃惠珠扛上

了照顧姊姊的責任。由於姊姊二十四小時需要人照料，請看護對黃惠珠一家來

說無疑是重擔，於是她決定離開她的保險業主管職生涯，從正職工作轉為兼

職，全心全意照顧姊姊。 

手術房的燈閃爍著，急診室長廊裡紊亂的腳步在黃惠珠心中進進出出，她

的心像一股力量穿梭著，全身的神經隨著急促的呼吸聲往腦袋繃緊、收縮，再

繃緊——在雙重的壓力下，她憂鬱了。 



 

姊姊從清醒之後到休養，整整花了兩個多月。這期間都是黃惠珠與其妹妹

照顧，加上車禍的姊姊一家共三位領有殘障手冊。黃惠珠披著星辰戴著明月，

繼續熬煮她人生的另一鍋湯⋯⋯。 

「之前失婚，被騙了三百多萬，我都沒垮掉了，這次我當然也不能垮！」 

還是會走回城裡繳交客人的保單，但走回鄉村之後，再走回大樓的她，望

這曾經熟悉的辦公室人物與場景，卻沒有熟悉的問候聲伴她前行。 

「她（姊姊）最後醒來後還是對我有點不諒解⋯⋯。因為她覺得買了我那麼

多保險，還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夜晚涼風蕭瑟，聊著聊著也晚了，我們在昏暗的餘光中看著對方越發朦朧

的臉，一手拍打著也晚出巡的蚊子，蚊子彷彿吸走了黃惠珠多年前的遺憾，今

晚也在她營業的兔子餐廳昏黃的戶外燈中落幕了。 

 

被「推」進來的人生——大樹社會企業“復興街七十三號” 

 

最後她在教會朋友的引薦下，接了大樹區觀光巴士導覽員的工作，乘客的

互動使她的憂鬱情緒逐漸好轉，漸漸的黃惠珠發現療癒別人也是可以療癒自己

的」。走出抑鬱的她，逐漸有了人脈上門。 

大樹社企——復興街七十三號成立至今已四年，起先是某單位的負責人找

上黃惠珠。於是他們在一片空曠的草原上打游擊戰，跟政府單位提出學習型城

市計畫。但是最後與她搭檔的單位卻抽身了，於是黃惠珠孤軍奮戰，在九曲堂

車站前跟台灣鐵路公司承租了台鐵舊宿舍，已差臨門一腳，卻發現背後的戰友

全部撤退。黃惠珠再次為財陷入膠著，還是堅持做下去，跟朋友十萬十五萬的

借，最後花了五十萬才把台鐵舊宿舍整好，「沒有辦法退了，都已經這樣了，越

不被看好越要撐下去。」 

家鄉的陽光是那麼的暖，土是那麼的軟，但在此扎根是多麼多麼地難。 

黃惠珠完全忘記了當初一手創立大樹社企的辛勞，也忘記復興街七十三號



一個月的經營成本不吃不喝也要三萬元，她收購作物並代賣農民自製的農產

品，卻不收取任何費用。 

「你想到農民他們做這個小本生意，也很辛苦，錢就收不下去了。」 

循著茶葉蛋香走近復興街七十三號，狹窄的門旁雜物堆滿盡頭，唯一的亮

色調物品是走道上今早與農民收購的鳳梨，等待與茶包一起入鍋煮成味道濃

郁，口感Ｑ彈的茶葉蛋。再走進發現店裡琳瑯滿目，有梅醋、壺底油、手工蜜

番茄、蜜棗與芭樂乾，可以說是間農產品雜貨店，狹小的店頭雜亂中帶點秩

序，有農民要寄賣的就擺上去。櫃檯一旁好幾個箱子堆疊起來，是黃惠珠早上

去屏東大武山收購的雞蛋，經的起檢驗地農產品，對大樹企業來說是最安心，

也是最美味的。 

為應付四面八方的支出，黃惠珠也順手經營起小兔亂撞——兔子有善餐

廳。當初也是就讀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的學弟有感於黃惠珠的辛苦，所以主動投

資開設，創造了一個兔友的休閒好去處，最主要是讓大樹企業可以走下去。 

之後也承接起義美與泰山食品的即期食品，拿給農民作免費液肥。黃惠珠

當起食品公司與農民的仲介，讓即期的食物可以發揮友善的效用，且不浪費。

一箱箱在後院的塑膠箱，全都是因為想幫助農民的心而堆疊於此。但步上軌道

之後，難免遇到不懷好心之人的檢舉，被認為光環大了之後一定賺了很多錢。

但聽到這些，黃惠珠則是無怨無悔，秉持做好事的信念。 

即期食品被拿完之後，又是平淡的一天，什麼都沒發生，黃惠珠則是與女

兒收好箱子，食品公司貨車登門一到，他們幫忙把空箱運上車，與司機道別之

後，又埋首於茶香中，煮著蛋，今天又有什麼樣的客人上門呢？ 

 

被「推」進來的人生——女兒、家庭 

 

電鍋散出的雲霧退去之後看到了大女兒嫣然標緻的臉蛋與瘦弱的身形，正

一手煮著蛋，一手準備著小兔亂撞客人點的烤土司。 

大樹社企與小兔亂撞的意象與標誌有賴於念藝術系的女兒設計，可愛的兔



子與大樹三寶——荔枝、鳳梨及好山好水。黃惠珠平時上山下海，跑屏東收購

雞蛋，回來之後就到後台煮蛋，女兒平時就待在大樹社企櫃檯負責餐點，兩人

合作無間。 

嫣然在去年差點因紅斑性狼瘡與黃惠珠天人永隔，那天黃惠珠拋下手邊的

工作快車前往屏東，把高燒不退的嫣然載回高雄就醫。被診斷出紅斑性狼瘡後

被警示可能有生命危險，等待病床間又換了醫院。黃惠珠載著嫣然，握著方向

盤的手凝固了，冷靜地問：「如果你真的走不出來了，你有什麼要我做的嗎？」 

女兒只回：「把我房間那些畫作燒掉就好了⋯⋯。」 

人生故事在醫院場景反覆的黃惠珠，聽完後點頭，這一載，人生又是把她

帶往什麼方向呢？ 

脫離險境的嫣然，因無法從事勞累工作與壓力，必須安靜休養，最後選擇

在大樹社企幫忙母親，她煮的茶葉蛋放入了感恩之情，有股獨特的風味。 

這次有女兒跟她一起煮了這鍋，人生的鳳梨茶葉蛋。而她們知道高屏溪水

會平穩地沿著小徑流動，所有風景人物仍舊會在這古鎮停留；她們知道九曲堂

肥沃的土壤，仍舊可以在大樹這塊寶地種出碩果，點綴明媚的大樹風景；她們

知道淳樸的風會永遠的吹拂大樹，而這道風永遠不會停止。 

 

地下區長 

 

跟惠珠姐約訪談的時間都是在大樹社企營業時間，因為店休時間她常常出

遠門，不管是去拜訪農民，還是去各地演講，身為地下區長的她還為社區居民

解決生活上的疑難雜症，不管是小孩離家出走還是吵架，她都可以身兼「公

親」。通常訪談時間下午，但惠珠姐這段時間總是特別忙。有客人來了，或是有

茶葉蛋訂單的問題，她總是不辭辛勞的上前處理，出來後禮貌地跟我說聲「抱

歉來晚了」。 

許多類似的故事情節反覆出現在惠珠姐的人生，自己的故事講著講著，再

怎麼坎坷挫折也會變流暢，過著過著也就順暢了。 



惠珠姐從帶著城裡的記憶走回鄉，從企業中摸索出屬於自己關於經營管理

與待人的食譜，回鄉煮出一鍋一鍋自己的記憶。在地方的小人物默默的以生活

的方式在經營事業，等到事業與生活那條線漸漸模糊不清時，就走不回去了，

為地方創造出生命的機會，也為他們自己的生命在地方創造出不一樣的道路。

但在以城為主的台灣社會，小地區正需要做出更多，更創新、更具貢獻的桃花

源來維持社會的天秤，也需要靠一張紙與一支筆，慢慢在紙上耕出自己的回鄉

企劃才會獲得補助與支持。但地方需要的，跟容易達成績效的項目，真的一樣

嗎？ 

我想，寫出自己對鄉的規劃，是無法有定則的，績效與需求也是無法等同

的。學到智慧與教訓的惠珠姐總說：「有條件地給」。我想，正是為自己的人生

與家鄉中間理出的最大公約數。剩下沒補足的，惠珠姐全都憑藉著鳳梨的酸

味，把茶香帶進去雞蛋裡了。 

全文完 


